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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奴》（一名：《鸿鸾禧》；一名：《豆汁记》；一名：《棒打薄情郎》）

主要角色
金玉奴：旦
莫稽：小生
金松：丑
林润：老生
二杆：丑
三杆：丑
报录人：丑
林夫人：老旦
甄一臣：生
丫鬟：旦

情节
书生莫稽，落魄行乞。值严冬风雪，饥寒交迫，倒卧于乞丐头领金松门首。金松外出未归，其女金玉奴倚门
盼父，见莫稽倒卧雪中，心甚不忍，将之唤进门内，以豆汁与彼暖腹充饥。金玉奴见莫稽仪表不凡，甚为爱
慕，待父归家后，得父允许，与莫稽结为夫妇。大比之年，莫稽入都赴试，得中进士，出任江西德化县正堂。
一旦荣显，即憎金玉奴出身微贱，乘赴任行舟江中，推金玉奴落水，并将金松逐去。金玉奴为江西巡按林
润所救。林润问明原委，收为义女，并差人将金松寻回。德化县本为林润所辖，林润乃伪称欲以己女妻莫稽。
莫稽因得攀上司，喜出望外，欣然进入洞房，不想痛遭棒打。金玉奴当众斥责莫稽薄情负义。林润激怒，
将莫稽冠戴摘去，令其回衙听参。金玉奴仍留林润处侍奉老父。

注释
《金玉奴》是传统戏，原名《鸿鸾禧》。但旧本有鸿鸾星照命，强调婚姻本天定，含有封建迷信色彩。情节
上，我（荀慧生）认为莫稽忘恩负义，是十足的反面人物，而旧本为维护“一女不嫁二夫，必得从一而终”
的封建礼教，偏要在棒打之后，使二人言归于好，破镜重圆。我每演至此，总感心情压抑，甚为金玉奴不平。
但多少年来，一直如此演出，未加改动。
一九五九年，北京市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会演，我以此戏列为个人参加会演剧目，但不欲照搬老本，计划重新
改编，使《金玉奴》以新面目出现于会演舞台。改编工作于一九五九年初开始，保留传统精华，则去鸿鸾星
的迷信宿命情节，精炼语言和场子；最主要的是将原剧大团圆结尾改为不团圆收束。当年六月改编完成后，
即行试演，我自饰金玉奴，沈曼华饰莫稽，朱斌仙饰金松，陈喜兴饰林润。演出后，曾经展开讨论，虽也有
人主张仍以团圆结尾为好，但大多数同志以为不团圆的收束，更为有力。近年来，我的弟子们均按此改本演
出。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二集整理

【第一场：风雪访松】⑴

（二杆、小杆甲、小杆乙、小杆丙同上。）
二杆　　　（数板）　　　　每天为了混两饱，反正总得出去嚎，挨门挨户一劲儿敲，直想进去自己找。谁
　　　　　　　　　　　　　想惹了蹲门雕，又扯裤子又扯袄，只好跟它去摔跤，可怜两腿和两脚，阔人专
　　　　　　　　　　　　　养狗来把穷人咬，哪管穷人吃不饱。
（三杆上。）
三杆　　　（数板）　　　　为求肚皮饱，豪门把饭讨。
　　　　　（白）　　　　　哟喝，咱们怎么都见着了！哟，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二杆　　　（白）　　　　　哥哥，你甭提了！今儿个要了一天也没人给。走到一个大宅门儿，我刚一张嘴
　　　　　　　　　　　　　要，好！就出来一只又肥又大的大黄狗，咬了我一口。
三杆　　　（白）　　　　　你怎么不留点神哪！你不知道财主家养狗就为看门咬穷人吗，这真是有饭养狗，
　　　　　　　　　　　　　不给穷人吃。我倒有个主意，咱们还是去金松大哥那儿找落儿去吧。
二杆　　　（白）　　　　　想咱们这一拨要饭的，自从金松大哥当了头儿，真是处处照顾咱们，咱们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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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金玉奴》 2

　　　　　　　　　　　　　吃了饱饭了。
三杆　　　（白）　　　　　嘿，金大哥真不错，大家有个要不着的时候，到怹那儿，别管杂合菜吧、稀粥
　　　　　　　　　　　　　烂饭吧，准叫你吃饱了出来。
二杆　　　（白）　　　　　不但金大哥不错，就是怹那个姑娘玉奴，你别看她生在要饭的家里，头是头脚
　　　　　　　　　　　　　是脚，大哥不在家，刷锅洗碗家务事都是她。这个姑娘待人还厚道呢，嘴也甜，
　　　　　　　　　　　　　多会儿见着总是叔叔长大爷短的，有规矩极了！真比那好吃懒做的大宅门的
　　　　　　　　　　　　　姑娘强的多了，真是家贫出孝子呀！
三杆　　　（白）　　　　　咳！你还提出孝子哪，金大哥哪儿有儿子呀？怹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将来要是
　　　　　　　　　　　　　一出门子，又有谁照顾怹呀！
二杆　　　（白）　　　　　说的就是哪！
三杆　　　（白）　　　　　你看今儿个天阴的这么沉，这么大的雪，金松大哥又给大宅门照应喜事去了，
　　　　　　　　　　　　　将来怹要是走不动爬不动，那还不是咱们哥儿几个的事吗？
二杆　　　（白）　　　　　对了，不放心！一块儿去看看怹吧。
小杆甲、
小杆乙、
小杆丙　　（同白）　　　　好吧，咱们一块儿走。
二杆　　　（白）　　　　　走着，走着。
（众人同下。）

【第二场：救稽结亲】

莫稽　　　（内白）　　　　好冷哪！
（莫稽上。）
莫稽　　　（南梆子）　　　大风雪似尖刀单衣穿透，
　　　　　　　　　　　　　肚内饥身寒冷乞讨街头。
　　　　　（白）　　　　　天哪！大雪漫头，寒风刺骨，饥肠辘辘，气息奄奄！哎呀，眼见得就要冻饿而
　　　　　　　　　　　　　死了啊！
　　　　　（南梆子）　　　可惜我满腹中文章锦绣，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出头！
　　　　　（白）　　　　　哎呀！
　　　　　（西皮散板哭头）一霎时腹内痛难以行走！
（莫稽双袖抱肩。）
莫稽　　　（西皮散板哭头）穷秀才只落得倒卧街头！
（莫稽扬袖捂头，倒卧。）
金玉奴　　（内白）　　　　啊哈！
（金玉奴上。）
金玉奴　　（念）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家。绿窗人寂静，空负貌如花。
（金玉奴归座。）
金玉奴　　（白）　　　　　我，金王奴。爹爹金松，乃是本城一个杆儿上的，就是花子头儿。清早起来给
　　　　　　　　　　　　　人家照看喜事去啦，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他老人家回来。方才听得门外扑通
　　　　　　　　　　　　　一声，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不免去到门外望看！
　　　　　（西皮原板）　　人生在天地间心要忠厚，
　　　　　　　　　　　　　富与贵贫和贱何必忧愁。
　　　　　　　　　　　　　老爹爹为衣食东奔西走，
　　　　　　　　　　　　　雪地里步难行叫我担优。
（金玉奴出门见大雪纷飞，畏寒缩身却步捂耳，取手帕掸两肩及胸部飞雪。）
金玉奴　　（白）　　　　　哟，好大的雪呀！怎么他还不回来呢？
（金玉奴在门前张望，走向上场门，走向下场门，无意中足部碰到卧倒的莫稽。）
金玉奴　　（白）　　　　　哟，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倒卧呀！
莫稽　　　（白）　　　　　哼哼哼！
金玉奴　　（白）　　　　　哟，还有点气儿哪。
　　　　　　　　　　　　　我说啥，你醒一醒！
（莫稽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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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稽　　　（白）　　　　　哦，原来是位小姑娘。
金玉奴　　（白）　　　　　是我呀，你是作什么的？
莫稽　　　（白）　　　　　我乃是饥寒人哪。
全玉奴　　（白）　　　　　噢，你是个要饭的！为什么躺在我们家门口哪？
莫稽　　　（白）　　　　　哎，天降大雪，身上寒冷，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饭，故而倒卧你家门首。
金玉奴　　（白）　　　　　怎么着，你有两三餐未曾用饭啦，哎哟，怪可怜的！我们家里有的是豆汁，给
　　　　　　　　　　　　　你一碗充充饥，你看好不好啊？
莫稽　　　（白）　　　　　如此，多谢小姑娘。
金玉奴　　（白）　　　　　外头风大，你可得到院里去。
莫稽　　　（白）　　　　　多谢小姑娘。
（莫稽站立不起，两足疼痛难行。）
莫稽　　　（白）　　　　　咳！两足疼痛，难以行走。
金玉奴　　（白）　　　　　你走不动啊。难道说我还抱着你不成吗！
莫稽　　　（白）　　　　　如此，我就爬了进去吧。
金玉奴　　（白）　　　　　对啦，你爬进来吧。
（莫稽爬进门。）
莫稽　　　（白）　　　　　爬进来了。
金玉奴　　（白）　　　　　你这儿等着。
　　　　　（西皮摇板）　　谁怜你饥寒人风尘已久，
　　　　　　　　　　　　　穷人中才真有漂母一流。
　　　　　（白）　　　　　你等着。
（金玉奴下。）
莫稽　　　（白）　　　　　唉！
　　　　　（西皮摇板）　　今日里受饥寒姑娘相救，
　　　　　　　　　　　　　也是我命不绝天赐糜粥，
金松　　　（内白）　　　　啊哈！
（金松上。）
金松　　　（西皮摇板）　　每日里吃的是残茶剩酒，
　　　　　　　　　　　　　替人家守门户倒也风流。
　　　　　　　　　　　　　做丐头众弟兄举我为首，
　　　　　　　　　　　　　回家来坐草堂无忧无愁。
　　　　　（白）　　　　　嘿嘿嘿！
莫稽　　　（白）　　　　　原来是位老丈。
金松　　　（白）　　　　　老账？先甭提老账，咱们先说新账！你是干什么的？
莫稽　　　（白）　　　　　我乃是饥寒人哪。
金松　　　（白）　　　　　噢，饥寒人？是个要饭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
莫稽　　　（白）　　　　　请问老丈，你是做什么的？
金松　　　（白）　　　　　我是花子头儿，专管这要饭的，你要饭也有要饭的规短，不在门口要，你怎么
　　　　　　　　　　　　　跑到我们的院子里来要啦？
莫稽　　　（白）　　　　　啊，老丈，不是我要进来的。
金松　　　（白）　　　　　不是你要进来的，哪一位拿红白帖儿把尊驾您给请来的？
莫稽　　　（白）　　　　　有位小姑娘她叫我进来的。
金松　　　（白）　　　　　什么？哪儿的这么一位小姑娘啊？
莫稽　　　（白）　　　　　里面那位小姑娘，她叫我进来的呀。
金松　　　（白）　　　　　唗！唗！再给你个唗！我们姑娘叫你进来的？好，我把她叫来问问，要真是她
　　　　　　　　　　　　　叫你进来的还则罢了，要不是她叫你进来的，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莫稽　　　（白）　　　　　老丈你去问哪。
金松　　　（白）　　　　　那是我得问。
　　　　　　　　　　　　　玉奴、丫头，你给我走出来吧！
金玉奴　　（内白）　　　　来了。
（金玉奴手端豆汁上。）
金玉奴　　（西皮散板）　　听呼唤不由我双眉喜透，
　　　　　　　　　　　　　声如吼怒不休是何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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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前施一礼爹爹好否——
金松　　　（白）　　　　　你这叫怎么回事呀？你气死我喽！
　　　　　（西皮散板）　　你叫我大杆头脸面全丢。
金玉奴　　（白）　　　　　爹呀，您回来啦。
金松　　　（白）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我的家么我不回来，我又嘚儿回来啦！
金玉奴　　（白）　　　　　爹呀，您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
金松　　　（白）　　　　　我跟你，我跟你，我简直地就跟嘚儿你！
金玉奴　　（白）　　　　　您跟我生气，难道说女儿我还有什么不好吗？
金松　　　（白）　　　　　唉，孩子！自从你母亲去世，我打这么点拉扯你这么大，我可不容易呀！实指
　　　　　　　　　　　　　望你长大成人，给你嫁夫找主，怎么我这么会儿不在家，你怎么把个卖零碎绸
　　　　　　　　　　　　　子的叫到家里来啦？要是教街坊四邻看见，好说不好听的，再说也观之不雅呀！
　　　　　　　　　　　　　我是你爸爸。咳！教我说你什么呀！
金玉奴　　（白）　　　　　我道为了什么，原来就为的是他呀？
金松　　　（白）　　　　　不为他还为的是我吗？
金玉奴　　（白）　　　　　您别生气，听我慢慢地跟您说。
金松　　　（白）　　　　　说你的吧。
金玉奴　　（白）　　　　　清晨起来，您老人家给人家照应喜事去啦。
金松　　　（白）　　　　　那是咱们爷们的差事呀。
金玉奴　　（白）　　　　　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您老人家回来。
金松　　　（白）　　　　　我的事情忙。
金玉奴　　（白）　　　　　是我放心不下，到门口望看您去啦。
金松　　　（白）　　　　　那是你一点孝心。
金玉奴　　（白）　　　　　没想到，偏偏我就遇到他啦。
金松　　　（白）　　　　　他便怎么样？
全玉　　　（白）　　　　　奴他躺在咱们门口，哪有见死不救的呢，咱们爷俩都是热心肠的人。
金松　　　（白）　　　　　管闲事也得问清楚了哇。
金玉奴　　（白）　　　　　是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饥寒人。
金松　　　（白）　　　　　哦，要饭的。
金玉奴　　（白）　　　　　他说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饭。
金松　　　（白）　　　　　他不愿意吃你管他哪！
金玉奴　　（白）　　　　　我想咱们家有的是现成的豆汁。给他一碗半碗，叫他充充饥解解饿，常言说得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回得家来不问青红皂白，跟女儿我生这么
　　　　　　　　　　　　　大的气。您至于吗，我说爹呀，您至于吗！
（金玉奴哭，抚金松胸使消气。金松笑。）
金松　　　（白）　　　　　这么一说，我错怪了你啦。
（金松对莫稽。）
金松　　　（白）　　　　　在院里喝，多么冷啊，你干脆进屋里头来喝吧。
金玉奴　　（白）　　　　　爹呀，刚才我叫他进院，您还生气呢，这么一会儿，您又把人家让进屋去了。
金松　　　（白）　　　　　咱们爷俩不都是热心肠儿的人吗，我也见不得这个。
（金松对莫稽。）
金松　　　（白）　　　　　上屋里来吧。
莫稽　　　（白）　　　　　我又登堂入室了。
（金松对金玉奴。）
金松　　　（白）　　　　　我问你豆汁端来没有？
金玉奴　　（白）　　　　　端来啦。
（金玉奴看。）
金玉奴　　（白）　　　　　可是凉啦。
莫稽　　　（白）　　　　　啊，老丈，凉的我也将就了。
金松　　　（白）　　　　　真是饿急了。
（金玉奴递豆汁给金松，金松递莫稽，莫稽吃。）
金玉奴　　（白）　　　　　我再给他端点热的去吧。
（金玉奴看金松。）
金松　　　（白）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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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奴回身取热豆汁递给金松。）
金松　　　（白）　　　　　热的来了！
（金松倒在莫稽所持之碗内，莫稽猛吃。）
金松　　　（白）　　　　　烫！
莫稽　　　（白）　　　　　喂呀！
（莫稽张口以手扇舌。）
金松　　　（白）　　　　　怎么啦？
莫稽　　　（白）　　　　　烫了我的舌头了。
金松　　　（白）　　　　　你嘴也太急了。
（莫稽吃完。）
莫稽　　　（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金松　　　（白）　　　　　吃饱了喝足了，跟我这儿打哈哈来啦，留神我的碗吧。
莫稽　　　（西皮散板）　　一霎时腹内饱精神抖擞，
　　　　　　　　　　　　　这才是热心肠侠义之流。
　　　　　　　　　　　　　走向前施一礼多谢搭救，
金松　　　（白）　　　　　我揍你。
金玉奴　　（白）　　　　　爹呀，您为什么打人家！
金松　　　（白）　　　　　刚才他管我叫老丈，这么会儿他吃饱了喝足了又管我叫大舅，合着净讨我的便
　　　　　　　　　　　　　宜！
金玉奴　　（白）　　　　　是吗。我问问他去。
（金玉奴转身向莫稽。）
金玉奴　　（白）　　　　　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
莫稽　　　（白）　　　　　怎么啊？
金玉奴　　（白）　　　　　怎么吃饱了喝足了，管我爹叫大舅哇？
莫稽　　　（白）　　　　　哦哦，不是啊，老丈听错了，我说的是搭救之教，不是大舅。
金玉奴　　（白）　　　　　噢，搭救……
（金玉奴转身向金松。）
金玉奴　　（白）　　　　　爹呀，您听错了。
金松　　　（白）　　　　　怎么呢？
金玉奴　　（白）　　　　　人家说的是搭救之救，不是大舅。
金松　　　（白）　　　　　哦，搭救、大舅，搭救、大舅，音同字不同；我错怪了你啦，你倒是说你的。
莫稽　　　（白）　　　　　岂敢。
　　　　　（西皮散板）　　救我命如再造感德不休。
金松　　　（白）　　　　　你吃饱了吧？
莫稽　　　（白）　　　　　吃饱了。
金松　　　（白）　　　　　喝足了吧？
莫稽　　　（白）　　　　　喝足了。
金松　　　（白）　　　　　身上暖和了没有？
莫稽　　　（白）　　　　　身上也暖和了。
金松　　　（白）　　　　　两个字的考语，你给我“请出”。
莫稽　　　（白）　　　　　老丈你叫我走哇？
金松　　　（白）　　　　　我不叫你走，你还叫我走吗？
莫稽　　　（白）　　　　　好，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金玉奴　　（白）　　　　　我说唉，你回来！
莫稽　　　（白）　　　　　唔，我回来了。
金松　　　（白）　　　　　人家走的好好的，你叫他回来干什么？
金玉奴　　（白）　　　　　我还有话问他哪。
金松　　　（白）　　　　　好！那你跟他说吧。
金玉奴　　（白）　　　　　我说你吃饱了吗？
莫稽　　　（白）　　　　　吃饱了。
金玉奴　　（白）　　　　　喝足了吗？
莫稽　　　（白）　　　　　喝足了。
金玉奴　　（白）　　　　　你这个人好不通情理，吃饱了喝足了连一个谢字不答，难道说你就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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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稽　　　（白）　　　　　方才谢过老丈了。
金松　　　（白）　　　　　对了，他谢过我了。
金玉奴　　（白）　　　　　你谢过他啦，你再谢谢我，你看使得使不得呢？
金松　　　（白）　　　　　姑奶奶挑了眼啦，你再谢谢我们小姑娘吧。
莫稽　　　（白）　　　　　如此，多谢小姑娘。
金玉奴　　（白）　　　　　罢了！
　　　　　（西皮散板）　　见此人眉宇间一派清秀，
　　　　　　　　　　　　　不象是久贫人沦落街头，
　　　　　　　　　　　　　招赘他做儿婿金门有后，
　　　　　　　　　　　　　又恐怕父不允难结鸾俦。
　　　　　（白）　　　　　嗳！
　　　　　（西皮散板）　　女儿家终久是外姓所有，
　　　　　　　　　　　　　终身事遂心愿又何必害羞。
（金玉奴拉金松袖。）
金玉奴　　（白）　　　　　爹呀，您这儿来。我看他不象久贫之人，为何落在乞讨之中呢？
金松　　　（白）　　　　　管他呢，叫他走得了。
金玉奴　　（白）　　　　　您去问问去。
金松　　　（白）　　　　　麻烦劲的。
（金松向莫稽。）
金松　　　（白）　　　　　我们姑娘说了，看你不象久贫之人，怎么落在乞讨之中呢？
莫稽　　　（白）　　　　　实不瞒老丈，
（莫稽向金松揖。）
莫稽　　　（白）　　　　　小姑娘——
（莫稽向金玉奴揖。）
金松　　　（白）　　　　　你离远着点。
莫稽　　　（白）　　　　　小生乃本城黉门秀才哟。
（金松惊讶，拉金玉奴。）
金松　　　（白）　　　　　姑娘呀，人家还是个秀才哪！
金玉奴　　（白）　　　　　他是个秀才，可是跟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
金松　　　（白）　　　　　哎，人家是念书的人，咱们是要饭的，这说不到一块。
金玉奴　　（白）　　　　　要是他这么流落街头，也怪可怜的呀。
金松　　　（白）　　　　　你管他可怜不可怜哪。
（金松向莫稽。）
金松　　　（白）　　　　　你既然是个秀才，教教书也能吃饭呀。怎么你落在乞讨之中啊？
莫稽　　　（白）　　　　　只因父母双亡，家业凋零，疏亲少友，又无馆地，只落得乞讨之中，天降大雪。
　　　　　　　　　　　　　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饭，不是小姑娘豆汁搭救，我命休矣！
（金玉奴同情落泪。）
金松　　　（白）　　　　　你哭什么？
金玉奴　　（白）　　　　　爹呀，听他说的怪可怜的。咱们家有的是杂合菜，给他一碗半碗您看好不好哇？
金松　　　（白）　　　　　那杂合菜，我还留着渗酒哪。
金玉奴　　（白）　　　　　瞧您这个贫劲！好的我都给您留着哪。
金松　　　（白）　　　　　这是你的孝心，可是我问问你，他把豆汁是喝啦，肚子也不饿啦，身上也不冷
　　　　　　　　　　　　　啦，这不就得了吗。
金玉奴　　（白）　　　　　可是他净喝豆汁啦，呆一会不是又饿啦吗？
金松　　　（白）　　　　　他跟咱们既不沾亲又不带故，也不是我的儿子，我还能管他一辈子吗？
金玉奴　　（白）　　　　　您真管他一辈子，他不就成了您的儿子了吗……
金松　　　（白）　　　　　我没听说过，为一碗杂合菜就给人家当儿子的？
金玉奴　　（白）　　　　　什么儿子不儿子的，我想他是个念书人，日后还能没有出头的日子吗？救人救
　　　　　　　　　　　　　到底，他要是不离开您，那不就跟一家人一样了吗？
金松　　　（白）　　　　　你这么说那不成了我的……你真是人大心大呀，好啦……你赶快端杂合菜去吧！
金玉奴　　（白）　　　　　嘿，我给你热杂合菜去，你别走，你可别走哇！
（金玉奴下。）
莫稽　　　（白）　　　　　我是不走的，我是不走的了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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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松　　　（白）　　　　　你是吃定了我了，你是吃定了我了呕！取笑了。请坐。
莫稽　　　（白）　　　　　告坐。
金松　　　（白）　　　　　请问相公尊姓大名？
莫稽　　　（白）　　　　　小生姓莫名稽。
金松　　　（白）　　　　　原来是莫稽相公，失敬了。
（莫稽闷坐。）
金松　　　（白）　　　　　嘿嘿嘿，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和气呀！我问完了你。你倒是问问我呀？
莫稽　　　（白）　　　　　不是老丈提起，我倒把你耽误了。
金松　　　（白）　　　　　你这是怎么说话哪？
莫稽　　　（白）　　　　　请问老丈上姓？
金松　　　（白）　　　　　小老儿姓金。
莫稽　　　（白）　　　　　请问老丈的大名？
金松　　　（白）　　　　　单名一个松字。
莫稽　　　（白）　　　　　噢，金松老丈，失敬了。
金松　　　（白）　　　　　岂敢。
莫稽　　　（白）　　　　　老丈做何生理？
金松　　　（白）　　　　　我是本城一个团头。
莫稽　　　（白）　　　　　什么叫做团头哇？
金松　　　（白）　　　　　我是专管要饭的花子头儿，就是个杆儿上的。
莫稽　　　（白）　　　　　噢，老丈，你是个杆儿上的！方才与我取豆汁的那位小姑娘，她是你的什么人
　　　　　　　　　　　　　哪？
金松　　　（白）　　　　　你问的那位小姑娘。相公，是我跟前的。
莫稽　　　（白）　　　　　原来是令媛。
金松　　　（白）　　　　　不敢当。
莫稽　　　（白）　　　　　她今年多大年岁了？
金松　　　（白）　　　　　她今年十六岁了。
莫稽　　　（白）　　　　　噢！一十六岁。请问令媛芳名，是哪几个字呀？
金松　　　（白）　　　　　她叫金玉奴。
莫稽　　　（白）　　　　　啊老丈，可是金银之金，碧玉之玉，奴家之奴哇？
（莫稽说时以手划左掌写出来问金松。）
金松　　　（白）　　　　　正是。
莫稽　　　（白）　　　　　好个响亮的名字哟！
（莫稽舔去手心虚划之字。）
金松　　　（白）　　　　　你怎么把它吃在肚子里啦？
莫稽　　　（白）　　　　　吃在肚内，记在心头，我是一辈于也忘不了的。
金松　　　（白）　　　　　原来是个书呆子。小老儿告便。
莫稽　　　（白）　　　　　请便。
金松　　　（白）　　　　　哎呀慢着！我看莫稽，人有人才，文有文才；丫头也老大不小的啦，刚才她话
　　　　　　　　　　　　　言话语的也有点意思，倒不如成全他们做个小两口，把莫稽做个儿婿两当，待
　　　　　　　　　　　　　我百年之后，也好抓把上把我埋了，可是这个话我怎么跟人家说呢？哎，圆脸
　　　　　　　　　　　　　往下一拉，拉成长睑，我就这么办了。
（金松向莫稽。）
金松　　　（白）　　　　　方才我限前那个小姑娘你看见啦。
莫稽　　　（白）　　　　　看见了。
金松　　　（白）　　　　　她叫金玉奴。
莫稽　　　（白）　　　　　她叫金玉奴。
金松　　　（白）　　　　　她今年十六岁啦。
莫稽　　　（白）　　　　　她今年十六岁了。
金松　　　（白）　　　　　我看相公人有人才，文有文才，我打算……
莫稽　　　（白）　　　　　你打算……
金松　　　（白）　　　　　我打算……
莫稽　　　（白）　　　　　你打算怎样呀？
金松　　　（白）　　　　　我打算要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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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稽　　　（白）　　　　　嗳！取笑了。
金松　　　（白）　　　　　你别挤兑我成不成？
莫稽　　　（白）　　　　　老丈请讲。
金松　　　（白）　　　　　你听我说呀，我就是这么一个姑娘，我们爷儿俩都是热心肠的人……
莫稽　　　（白）　　　　　是呀，你父女心地善良，日后老丈一定是子孙满堂。
金松　　　（白）　　　　　我老婆子早死了，打哪有儿子呢，眼下我就缺个儿子。
莫稽　　　（白）　　　　　噢，我明白了！老丈是我活命之人，恩同再造，如不嫌弃，情愿拜在名下做个
　　　　　　　　　　　　　义子。你看如何？
金松　　　（白）　　　　　不敢当。虽然是干儿子，可总还不大太亲近，我就这么一个姑娘——
（金松欲言又止，咳嗽。）
金松　　　（白）　　　　　要是再近一层，大家变成一家人多好啊！
莫稽　　　（白）　　　　　噢——那你不成了我的岳父了么？
金松　　　（白）　　　　　嗳，那就对了！你想想要做个儿婿两当，你也有了安身之处，我女儿也有了人
　　　　　　　　　　　　　家，我也有了儿子，三全其美，你看怎么样？
（莫稽背供。）
莫稽　　　（白）　　　　　哎呀且住！想我莫稽黉门秀士，岂能要这丐头之女……在这无可奈何之下，暂
　　　　　　　　　　　　　且应允，日后再作道理……
（莫稽向金松。）
莫稽　　　（白）　　　　　啊老丈，应允倒可应允，只是我一贫如洗，无有聘礼呀！
金松　　　（白）　　　　　哎，咱们是爱好作亲，讲什么聘礼不聘礼的，你会说大话吗？
莫稽　　　（白）　　　　　说大话我会呀。
金松　　　（白）　　　　　这不结了吗，说两句大话，就得了。
莫稽　　　（白）　　　　　好，好，岳父老大人，小婿预备下了。
金松　　　（白）　　　　　预备下什么了？
莫稽　　　（白）　　　　　珍珠凤冠一顶。
金松　　　（白）　　　　　是要戴的。
莫稽　　　（白）　　　　　霞帔一件。
金松　　　（白）　　　　　正要穿的。
莫稽　　　（白）　　　　　彩缎百端。
金松　　　（白）　　　　　太多了。
莫稽　　　（白）　　　　　黄金千两。
金松　　　（白）　　　　　凤冠霞帔、彩缎百端小老儿收下；那黄金千两小老儿实不敢收。
莫稽　　　（白）　　　　　岳父老大人，你收下吧。
金松　　　（白）　　　　　小老儿不敢收。
莫稽　　　（白）　　　　　收下吧。
（莫稽以衣襟作兜让金松收下。）
金松　　　（白）　　　　　不敢收，不敢收！
（金松推却。）
莫稽　　　（白）　　　　　哎呀呀……
金松　　　（白）　　　　　怎么啦？
莫稽　　　（白）　　　　　哎！
（莫稽看衣裳。）
莫稽　　　（白）　　　　　又抓掉了一块呀。
金松　　　（白）　　　　　哎哟，这么一高兴姑老爷花大发了。我也预备下了。
莫稽　　　（白）　　　　　预备了什么？
金松　　　（白）　　　　　象牙床一座。
莫稽　　　（白）　　　　　总要用的。
金松　　　（白）　　　　　闪缎被褥一百床。
莫稽　　　（白）　　　　　要不了许多。
金松　　　（白）　　　　　留着你们慢慢的盖。
莫稽　　　（白）　　　　　取笑了。
（小杆甲、小杆乙、小杆丙、三杆、二杆同上。）
二杆　　　（白）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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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饥寒真饥寒，饱暧真饱暖。饥寒的要饭，富贵的作官。
　　　　　（白）　　　　　兄弟们，找大哥去。说着说着到了。
　　　　　　　　　　　　　大哥在家吗？
金松　　　（白）　　　　　是谁呀？
（金松出门看。）
金松　　　（白）　　　　　嘿，兄弟们来啦，来得真巧。
（小杆甲、小杆乙、小杆丙、三杆、二杆同进。金松向莫稽。）
金松　　　（白）　　　　　过来，过来，见见众位叔叔大爷。
（莫稽无可奈何。）
莫稽　　　（白）　　　　　叔叔大爷我有礼了。
小杆甲、
小杆乙、
小杆丙、
三杆、
二杆　　　（同白）　　　　你瞧嘴儿真甜，罢啦罢啦！
　　　　　　　　　　　　　大哥这是谁呀？
金松　　　（白）　　　　　这是给你侄女招的女婿，莫稽莫相公。
小杆甲、
小杆乙、
小杆丙、
三杆、
二杆　　　（同白）　　　　我们给大哥道喜，多咱给他们办喜事呀？
金松　　　（白）　　　　　还没挑好日子呢。
二杆　　　（白）　　　　　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日子就好。
金松　　　（白）　　　　　不成，不成，姑老爷连外褂子都没有。
小杆甲　　（白）　　　　　我这有一件。
金松　　　（白）　　　　　拿来我看。
（金松接过来看。）
金松　　　（白）　　　　　咳，这是条裤子，怎么穿哪！
二杆　　　（白）　　　　　裤子有吉祥话呀。
金松　　　（白）　　　　　什么吉祥话？
二杆　　　（白）　　　　　金银满库。
金松　　　（白）　　　　　好，这白裤腰撕了吧。
二杆　　　（白）　　　　　撕不得，这也有个吉样话。
金松　　　（白）　　　　　什么吉祥话。
二杆　　　（白）　　　　　白头到老哇。
金松　　　（白）　　　　　好，吉祥吉祥，请姑老爷入库。
（莫稽中立。）
金松　　　（白）　　　　　可是姑娘还没盖头哪！
二杆　　　（白）　　　　　大哥，我这儿有一块。
金松　　　（白）　　　　　好，一事不烦二主，兄弟，你给说两句吉祥话赞个礼，我去搀姑娘去。
（金松下。）
二杆　　　（白）　　　　　赋以再赋以：
　　　　　（念）　　　　　一块沉香木，雕刻一马鞍。新人往上跨，步步保平安。
　　　　　（白）　　　　　动乐，搀新人。
（金松搀金玉奴同上。）
二杆　　　（白）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搀入洞房，
（金玉奴、莫稽同行礼，同入洞房下。）
小杆甲、
小杆乙、
小杆丙、
三杆、
二杆　　　（同白）　　　　大哥，您大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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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松　　　（白）　　　　　同喜，同喜！
二杆　　　（白）　　　　　我们要告辞啦。
金松　　　（白）　　　　　慢着，我还有点现成的杂合菜，打二两烧刀子，咱们来个蝴蝶会。走，咱们后
　　　　　　　　　　　　　边喝点去。
小杆甲、
小杆乙、
小杆丙、
三杆、
二杆　　　（白）　　　　　好，扰您一顿。
（众人同下。）

【第三场：别家赴考】

（莫稽、金玉奴同上。）
莫稽　　　（笑）　　　　　啊，哈哈哈！
　　　　　（西皮原板）　　这是我不该死娘子搭救，
金玉奴　　（西皮原板）　　但愿得我夫妻偕老白头。
莫稽　　　（西皮原板）　　看娘子美丰姿玲珑剔透，
金玉奴　　（白）　　　　　相公夸奖了，你渴了吧！我给你倒水去。
（金玉奴取水。）
金玉奴　　（西皮原板）　　滚开水奉夫君请润咽喉。
（金玉奴递水，落座补衣。）
莫稽　　　（白）　　　　　多谢娘子！
　　　　　（西皮原板）　　寒门女识礼仪倒也少有！
　　　　　（白）　　　　　虽是丐头之女，看来也还晓得敬夫之道。啊娘子，你手拿何物呀？
金玉奴　　（西皮原板）　　为相公补旧衣免受风飕。
　　　　　（白）　　　　　这是我爹的一件破褂子，我给你缝缝也好搪搪寒哪。
莫稽　　　（西皮原板）　　好一个贤娘子待我颇厚，
金玉奴　　（西皮原板）　　为妻室理应当百般温柔。
莫稽　　　（西皮原板）　　从今后闭门户每日相守，
金玉奴　　（白）　　　　　暧！
　　　　　（西皮原板）　　读书人志千里功名须求。
莫稽　　　（西皮原板）　　有粗茶和淡饭倒也将就，
金玉奴　　（西皮原板）　　休忘却登青云大展才谋。
莫稽　　　（西皮原板）　　老岳父百年后丐头擎受……
　　　　　（白）　　　　　有那一根杆儿自然吃穿无忧了！
　　　　　（西皮原板）　　又何必求功名风雨漂流。
金玉奴　　（白）　　　　　呀！
　　　　　（西皮原板）　　往日里言语间他的抱负颇有，
　　　　　　　　　　　　　今日里却为何甘居下流。
　　　　　（白）　　　　　听你这话是一定要擎受怹那根杆吗？
莫稽　　　（白）　　　　　做团头威风也不小哇。
（金玉奴搬椅坐右台口。）
金玉奴　　（白）　　　　　好，有志气！
莫稽　　　（白）　　　　　过奖了。
金玉奴　　（白）　　　　　有心胸！
莫稽　　　（白）　　　　　我这心胸还小吗！
金玉奴　　（西皮散板）　　实指望嫁才郎希图上进，
　　　　　　　　　　　　　守青灯伴读书望你成名。
　　　　　　　　　　　　　李亚仙刺双目劝夫猛醒，
　　　　　　　　　　　　　我岂能贪欢爱误你前程。
莫稽　　　（西皮散板）　　听她言把我的志气提醒，
　　　　　　　　　　　　　倒不如进京都求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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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金玉奴》 11

　　　　　　　　　　　　　说几句好言语将她来哄，
　　　　　　　　　　　　　都只为新婚爱不愿登程。
　　　　　（白）　　　　　娘子不要啼哭，我情愿上京求取功名，只是舍不得娘子你呀！
金玉奴　　（白）　　　　　怎么着，闹了半天你敢情是舍不得我呀！
莫稽　　　（白）　　　　　是呀。
金玉奴　　（白）　　　　　舍不得我……嗳，我跟你去，你看好不好？
莫稽　　　（白）　　　　　怕是岳父老大人不肯应允吧。
金玉奴　　（白）　　　　　不要紧，我请出怹来商量商量。
莫稽　　　（白）　　　　　好。
金玉奴　　（白）　　　　　有请爹爹。
（金松上。）
金松　　　（白）　　　　　大清早上的，把我请出来有什么事呀？
金玉奴　　（白）　　　　　您姑爷请您哪。
莫稽　　　（白）　　　　　啊岳父。
金松　　　（白）　　　　　姑爷。
（金松入门。）
金松　　　（白）　　　　　嗯，你们两人把我请出来有什么事呀？
（莫稽使眼色叫金玉奴说。）
金玉奴　　（白）　　　　　爹呀，您姑爷他说了。
金松　　　（白）　　　　　他说什么呀？
金玉奴　　（白）　　　　　他说他——
（金玉奴向莫稽使眼神。）
金玉奴　　（白）　　　　　要进京赶考去。
金松　　　（白）　　　　　好事呀，别拦阻他。
金玉奴　　（白）　　　　　他又说啦。
金松　　　（白）　　　　　他又说什么呀？
金玉奴　　（白）　　　　　他说他……
金松　　　（白）　　　　　他说什么？
金玉奴　　（白）　　　　　他说他舍不得我。
金松　　　（白）　　　　　他舍不得你，你便怎么样啊？
金玉奴　　（白）　　　　　我也舍不得他。
金松　　　（白）　　　　　他舍不得你，你也舍不得他，你们打算怎么样啊？
金玉奴　　（白）　　　　　我打算跟他去，您看好不好？
金松　　　（白）　　　　　哎！哪有赶考的老爷们带着家眷的哪。
金玉奴　　（白）　　　　　爹呀，我们是恩爱夫妻，难以割舍。
莫稽　　　（白）　　　　　着哇！我们乃是恩爱夫妻，难以割舍哟。
金松　　　（白）　　　　　哦，你们俩是恩爱夫妻难以割舍，看起来谁也没有两口子近，你舍不得他，他
　　　　　　　　　　　　　也舍不得你，反正你们俩都舍得我！咳，这事我明白了，他上京赶考你跟他去，
　　　　　　　　　　　　　不用说这是把我老头子一个人搁在家里，想我金松好不命苦！这么大年纪，
　　　　　　　　　　　　　老伴儿死的早，就留下这一个闺女，实指望长大成人嫁夫找主在我面前尽点孝
　　　　　　　　　　　　　心，他们是恩爱夫妻难以割舍，这一走可就苦了我啦，要是有个灾病，谁管我
　　　　　　　　　　　　　这苦老头子，我越想越难受，这时候想起我的老伴来了！
　　　　　（哭）　　　　　我的老婆子！
（金玉奴与莫稽使眼色。）
金玉奴　　（白）　　　　　爹呀，您这是怎么了？您姑爷上京赶考，乃是一桩好事，倘若得个一官半职，
　　　　　　　　　　　　　岂不是您老人家的光彩体面吗？
莫稽　　　（白）　　　　　着哇，小婿进得京去，得个一官半职，岂不是您老人家的光彩体面吗？
（莫稽念时以手抚摩金松胸际。）
金松　　　（白）　　　　　唉，哪有随便耍老丈人的！这么着，你们去，我也不放心，干脆我跟你们一块
　　　　　　　　　　　　　去。跟你们去，我可不是白去，不瞒你们说咱们的钱不多，我沿路要着饭，唉，
　　　　　　　　　　　　　钱也有了，饭也有了，也到了京城了。
莫稽、
金玉奴　　（同白）　　　　咱们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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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金玉奴》 12

金松　　　（白）　　　　　嘿，慢着！我还得交代交代哪。
莫稽　　　（白）　　　　　交代什么？
金松　　　（白）　　　　　交代那根杆儿呀。如若不交，有八个字的考语，那可担待不起。
莫稽　　　（白）　　　　　什么考语呀？
金松　　　（白）　　　　　擅离职守，弃杆逃走，交部严加议处。
莫稽　　　（白）　　　　　哎呀。好厉害！我们收拾行李去。
（莫稽、金玉奴同下。）
金松　　　（白）　　　　　我还得找他们一趟去。
（金松出门。小杆甲、小杆乙、小杆丙、三杆、二杆、二杆同上。）
金松　　　（白）　　　　　喝，巧极了，我正找你们哪，全来啦！
二杆　　　（白）　　　　　大哥，什么事呀？
金松　　　（白）　　　　　我们姑老爷要上京赶考去。
二杆　　　（白）　　　　　好事，别拦他。
金松　　　（白）　　　　　姑娘也要跟了去。
二杆　　　（白）　　　　　赶考的学子哪有带家眷的。
金松　　　（白）　　　　　我也是这么说呀！他们说是恩爱夫妻难以割舍。
二杆　　　（白）　　　　　您打算怎么样呢？
金松　　　（白）　　　　　我打算跟他们一块儿去。
二林　　　（白）　　　　　这儿的差事怎么办呢？
金松　　　（白）　　　　　这儿的差事就请贤弟代管一年半载的，等愚兄回来再原业归宗。
二杆　　　（白）　　　　　小弟才疏学浅，不能担此重任。
金松　　　（白）　　　　　不不不，大才必有大用，就此拜杆。
（〖吹打〗，金松、二杆同拜杆儿。金玉奴、莫稽收拾行李毕，同上。）
金玉奴　　（念）　　　　　叔伯送别心难受，
莫稽　　　（念）　　　　　眼前一群无赖尤。
金松　　　（白）　　　　　收拾好了，告辞了。
　　　　　（西皮摇板）　　辞别了众贤弟同把京进，
金玉奴　　（西皮摇板）　　但愿得此一去鱼跳龙门。
（金松、莫稽、金玉奴同下。）
二杆　　　（白）　　　　　兄弟们，大哥把事情交给咱们啦，咱们可是一个将军一个令，要饭有要饭的规
　　　　　　　　　　　　　矩，不许强打强要，不许无理胡闹，大家可得谨慎点。有事没事呀？
小杆甲、
小杆乙、
小杆丙、
三杆　　　（同白）　　　　没事。
二杆　　　（白）　　　　　没事，咱们退堂！
（众人同下。）

【第四场：出京赴任】

（院公上。）
院公　　　（西皮摇板）　　大人得志身荣显，
　　　　　　　　　　　　　宰相门前七品官。
　　　　　（白）　　　　　我，林府院公林福是也。只因我家林润林大人钦奉圣命官拜江西巡按，即日就
　　　　　　　　　　　　　要到任，命我准备官船，不免去到江岸，看看船只可曾预备停妥。
（院公走圆场。）
院公　　　（西皮流水板）　大员上任威风显，
　　　　　　　　　　　　　路上行人不敢先。
　　　　　　　　　　　　　路不平，有人铲，
　　　　　　　　　　　　　净水泼街盖尘烟。
　　　　　　　　　　　　　车马仪仗呼又赶，
　　　　　　　　　　　　　水路行来画楼船。
　　　　　　　　　　　　　挂灯笼，整绳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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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金玉奴》 13

　　　　　　　　　　　　　虎头牌、蛇皮板，鸭嘴棍、豹尾鞭，
　　　　　　　　　　　　　旗锣伞扇好威严。
　　　　　　　　　　　　　睡卧的床榻锦绣垫，
　　　　　　　　　　　　　庖下珍馐备飨餐。
　　　　　　　　　　　　　饮食坐卧铺衬好，行舟稳又安，
　　　　　　　　　　　　　排场不减也不添，所差是历任借此壮门面，
　　　　　　　　　　　　　林大人却一心扶善除奸。
　　　　　　　　　　　　　我今前去早查看，
　　　　　　　　　　　　　准备着荣行挂征帆。
　　　　　（白）　　　　　哎呀，来此已是江岸，这船只备办的倒也堂皇。巡按的威风确实的不小。幸亏
　　　　　　　　　　　　　我家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不然滥用权势，该有多少百姓遭殃哇。那旁大人、
　　　　　　　　　　　　　夫人已然来了。
林润　　　（内西皮导板）　停车驻马临江岸，
（〖吹打〗。林润、林夫人、丫鬟、军士同上。）
院公　　　（白）　　　　　请大人、夫人登舟。
（林润、林夫人、丫鬟、军士同下车、下马，同上船。）
林润　　　（西皮散板）　　昼夜兼程赴省垣。
　　　　　（白）　　　　　上得船来，好一派江景！开船。
院公　　　（白）　　　　　开船。
（林润、村夫人对立望景。）
林润　　　（西皮散板）　　按使崇封皇家眷，
　　　　　　　　　　　　　采风察吏有威权。
　　　　　　　　　　　　　官高权重声名显，
　　　　　　　　　　　　　无有后嗣接香烟。
林夫人　　（西皮散板）　　家人只有拙妻伴，
　　　　　　　　　　　　　到老方知后嗣难。
（林夫人叹气。众人同下。）

【第五场：两报推江】

（金玉奴上。）
金玉奴　　（西皮原板）　　为相公求功名京城住下，
　　　　　　　　　　　　　三场毕为什么不见回家？
　　　　　　　　　　　　　老爹爹为儿女沿街叫化，
　　　　　　　　　　　　　帮助他上青云紫袍乌纱。
（莫稽上。）
莫稽　　　（西皮原板）　　战兢兢三场毕文章写罢，
（莫稽进门见金玉奴。）
莫稽　　　（西皮原板）　　回家来见妻子面带彩霞。
金玉奴　　（白）　　　　　相公回来了。
莫稽　　　（白）　　　　　回来了。
金玉奴　　（白）　　　　　今场文章是否得意？
莫稽　　　（白）　　　　　今场文章倒也得意，只是……哎，我腹内饥饿了。
金玉奴　　（白）　　　　　你饿了吗？哎，我爹到街头要饭去啦，你忍耐一会，他也就要回来了。
（金玉奴面现愁容对坐。）
金松　　　（内白）　　　　修好的老爷太太们哪！
（金松上。）
金松　　　（西皮摇板）　　在长街讨来了残羹剩饭，
　　　　　　　　　　　　　回家来为女婿一顿饱餐。
金玉奴　　（白）　　　　　爹呀，您要来什么来啦？
金松　　　（白）　　　　　我要了半碗剩饭。姑娘，瞧你这儿天没好好吃饭，一点精神没有，你先吃吧。
金玉奴　　（白）　　　　　您姑爷他饿了。
金松　　　（白）　　　　　那你就先给姑老爷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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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奴　　（白）　　　　　好。
（金玉奴转身向莫稽。）
金玉奴　　（白）　　　　　我爹要了半碗剩饭，相公请用。
（莫稽欲吃，看金松，让金松吃。）
莫稽　　　（白）　　　　　岳父请用。
金松　　　（白）　　　　　我不吃，姑老爷你就吃吧。
（莫稽看金玉奴。）
莫稽　　　（白）　　　　　娘子请用。
（金玉奴很难过。）
金玉奴　　（白）　　　　　我还不饿哪。
莫稽　　　（白）　　　　　哎，哪里是不饿，分明贤德，待我用下。
（报录人上。）
报录人　　（数板）　　　　报报报，喜来到，举子得中真荣耀，金榜题名把姓氏标，富贵门前讨钱票，讨
　　　　　　　　　　　　　钱票。
　　　　　（白）　　　　　我报录的。今有举子莫稽得中甲辰科第八名进土。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听
　　　　　　　　　　　　　人说他住在这个店里，我在门口吆喝吆喝。
　　　　　　　　　　　　　嘿，报录的来喽，莫稽莫大老爷中喽！
（金松出门。）
金松　　　（白）　　　　　喂，你嚷嚷什么？
报录人　　（白）　　　　　我是报录的。
金松　　　（白）　　　　　报的是哪一家呀？
根录人　　（白）　　　　　莫稽莫大老爷。
金松　　　（白）　　　　　怎么着；莫稽中了吗？你等一等，我给你通报去。
（金松进门。）
报录人　　（白）　　　　　想不到在这儿找着啦。
金松　　　（白）　　　　　姑老爷你中啦，外面有报录的来啦。
莫稽　　　（白）　　　　　怎么？我中了！啊哈哈哈！待我前去会他。
金松　　　（白）　　　　　慢着，慢着，别失了官体，等我叫他去。
（金松出门。）
金松　　　（白）　　　　　报录的，老爷唤你进来。
报录人　　（白）　　　　　是。
金松　　　（白）　　　　　报录的来啦。
报录人　　（白）　　　　　报录的与老爷叩头。
莫稽　　　（白）　　　　　罢了。
金松　　　（白）　　　　　可有报单？
报录人　　（白）　　　　　有。
金松　　　（白）　　　　　呈上来。
报录人　　（白）　　　　　是。
金松　　　（白）　　　　　外边问候着。
报录人　　（白）　　　　　是。
（莫稽接过报单。）
莫稽　　　（白）　　　　　岳父请看。
金松　　　（白）　　　　　我不认识字，姑老爷看吧。
莫稽　　　（白）　　　　　娘子请看。
金玉奴　　（白）　　　　　相公请看。
莫稽　　　（白）　　　　　如此，待我念来：
　　　　　　　　　　　　　“捷报贵府莫大老爷印稽，得中甲辰科第八名进土。”
　　　　　（笑）　　　　　啊，哈哈哈！
（莫稽抬手误碰金松脸。）
金松　　　（白）　　　　　哎哟，你怎么啦？
莫稽　　　（白）　　　　　我中了。
金松　　　（白）　　　　　我这儿肿了。
莫稽　　　（白）　　　　　将报单贴在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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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松贴报单，报录人以手招出金松。）
金松　　　（白）　　　　　你怎么还没走哇。
报录入　　（白）　　　　　请您回禀一声讨点赏钱。
金松　　　（白）　　　　　这……你等一会儿。
（金松把莫稽剩下的半碗饭拿出来。）
金松　　　（白）　　　　　跑了一天辛苦啦。
报录人　　（白）　　　　　没什么。
金松　　　（白）　　　　　别的也没预备，这有老爷吃剩下的半碗剩饭。你拿去吧。
报录人　　（白）　　　　　谁要你的剩饭呐。
（报录人下。）
金松　　　（白）　　　　　想不到我们姑老爷中了！
金玉奴　　（白）　　　　　我说爹呀，您瞧女儿我的眼力怎么样？
金松　　　（白）　　　　　不错，你的眼力倒是不含糊。他这么一得中，往后你可就是夫人啦！
金玉奴　　（白）　　　　　我是夫人，您可也就成老太爷啦！
金松　　　（白）　　　　　什么，老太爷啦。哎呀，这回可真是个乐儿，哈哈，是个乐，是个乐总得乐来
　　　　　　　　　　　　　吧哑咿哟！
（莫稽面现不满。）
莫稽　　　（白）　　　　　嗯，中虽中了，从今以后大家须要拿出些规矩来！
（金玉奴听莫稽所说心中难过，走向门外对金松。）
金玉奴　　（白）　　　　　爹呀，您听见了没有？他说中虽中了，从今以后叫咱们可得拿出些规矩来。
（金玉奴哭。）
金松　　　（白）　　　　　好孩子，你别哭，这就是官大脾气长，要是不长脾气，还算是做官的吗！
金玉奴　　（白）　　　　　爹呀，你不要计较于他，有道是言多语失，您以后少说几句就是了，您忍耐着
　　　　　　　　　　　　　点吧。
金松　　　（白）　　　　　我不计较他，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的，我没有什么，你也忍耐点吧。
（金玉奴放声欲哭，被金松手势制止。金玉奴以巾拭眼泪，掸去身上泪痕，双手整衣，摸鬓上发，进门归座。
报录人上。）
报录人　　（白）　　　　　里面有人吗？
金松　　　（白）　　　　　哪一个？
报录人　　（白）　　　　　是报录的。
金松　　　（白）　　　　　又是你，候着候着。
（金松狂喜窜跳进门，看金玉奴以目示意，关照他举动不要太随便，金松恍然以手扇口，以手遮口低身向莫
稽。）
金松　　　（白）　　　　　回禀姑老爷的话，外面又有报录的来啦。
莫稽　　　（白）　　　　　传！
金松　　　（白）　　　　　嗻。
　　　　　　　　　　　　　报录的，老爷唤你，小心点，老爷可是大长脾气。
报录人　　（白）　　　　　嗻。
金松　　　（白）　　　　　进来，进来。
报录人　　（白）　　　　　与老爷叩头。
金松　　　（白）　　　　　可有报单？
报录人　　（白）　　　　　有。
金松　　　（白）　　　　　呈上来。
报录人　　（白）　　　　　是。
金松　　　（白）　　　　　外面伺候！
（金松接报单递莫稽，莫稽看报单，金松靠近同看报单。）
莫稽　　　（白）　　　　　嗯！
（金松后退，金玉奴靠近同看，莫稽举报单叫金玉奴看，金玉奴羞惧，低头退归座。抚弄衣襟聊以自解。）
莫稽　　　（白）　　　　　“捷报贵府莫大老爷印稽，实授江西柏化县正堂。”
　　　　　　　　　　　　　来，贴在门首。
（金玉奴侧耳细听，心中暗喜，暗拜天地。）
金松　　　（白）　　　　　咳！
（金松不耐烦地拍手贴报单。报录人以手招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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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松　　　（白）　　　　　你没走哪？
报录人　　（白）　　　　　您还不知道咱们跑道人的辛苦吗？
金松　　　（白）　　　　　我明白了。
（金松取出剩饭半碗。）
金松　　　（白）　　　　　还是那半碗剩饭。
报录人　　（白）　　　　　留着你吃吧。
（报录人下。）
金玉奴　　（白）　　　　　老爷荣任为官，可喜可贺！
莫稽　　　（白）　　　　　话虽如此，只是无有银钱怎能上任。哎！
金玉奴　　（白）　　　　　爹呀，您到街上打听打听，有放官利债的没有，到了任所咱们再还他。
金松　　　（白）　　　　　我打听打听去。
（书吏、四衙役同上。）
书吏　　　（白）　　　　　来此已是。
　　　　　　　　　　　　　里面有人么？
金松　　　（白）　　　　　你们是干什么的？
书吏　　　（白）　　　　　我们是江西德化县衙役三班迎接老爷上任的。
金松　　　（白）　　　　　候着。
　　　　　　　　　　　　　回禀姑老爷的话：江西德化县衙役三班迎接老爷上任。
莫稽　　　（白）　　　　　叫他们一班一班的进来。
金松　　　（白）　　　　　老爷有话，叫你们一百一百的进来。
书吏　　　（白）　　　　　没有那么许多！一班一班地进去。
（书吏进内。）
书吏　　　（白）　　　　　与老爷叩头。
莫稽　　　（白）　　　　　罢了。
金松　　　（白）　　　　　站在一边。
（二衙役同进，同拜。）
金松　　　（白）　　　　　一边一个。
（二衙役同进，同拜。）
金松　　　（白）　　　　　两边站着，一边站俩。别站“么萼”！
书吏　　　（白）　　　　　书吏带来文书官诰，迎接老爷上任。
莫稽　　　（白）　　　　　来，看衣更换。
（莫稽、金玉奴同下。）
书吏　　　（白）　　　　　啊，二爷。
金松　　　（白）　　　　　什么二爷呀！他是我的姑老爷，我是他的老丈人。
书吏　　　（白）　　　　　原来是老太爷，请老太爷更衣。
金松　　　（白）　　　　　怎么着，我的衣裳也带来啦，衣裳可要素净点的。
书吏　　　（白）　　　　　是。
（金松换衣。）
金松　　　（白）　　　　　帽子可要那样的，上头带个圆球。
书吏　　　（白）　　　　　是。请戴上吧。您这顶帽子赏与我们吧。
金松　　　（白）　　　　　我不能得新忘旧，我还得留着呢。
书吏　　　（白）　　　　　啊老太爷，现有饭食银子二百两，望老爷收下。
金松　　　（白）　　　　　等着我给你说一声，我们姑老爷还不定收不收哪。
（莫稽、金玉奴换装同上。）
金松　　　（白）　　　　　回禀姑老爷，他们有饭食银子二百两请姑老爷收下。
莫稽　　　（白）　　　　　收下就是。吩咐外厢车辆伺候，带马登舟去者！
（金玉奴登车，莫稽上马。〖急三枪〗。〖吹打〗。众人同走圆场。）
书吏　　　（白）　　　　　来到江边。
莫稽　　　（白）　　　　　搭了扶手。
（金玉奴下车，莫稽下马，同来至岸上。金玉奴欲先登舟，莫稽阻搡，金玉奴闪退欲倒，金松架扶。金玉奴、
金松对看伤心，莫稽不顾，瞪目斜视，昂然上船，金玉奴气愤，急向上场门走去，准备回家。金松将其拦
回，金玉奴看茫茫江水沉思，用手抓双袖横心瞪目欲投江，金松拦。金松托髯口。）
金松　　　（白）　　　　　孩子死不得，还有爸爸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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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奴眼视前方，心酸落泪哭，金松安慰。金玉奴徐徐摇头，表示死不得，继而点头叹气。无奈同上船进
舱。莫稽、金玉奴对座。）
莫稽　　　（白）　　　　　来。吩咐开船！
（开船。水声。〖吹打〗。船夫上。）
船夫　　　（白）　　　　　回禀老爷：风狂浪大，不便行船。
莫稽　　　（白）　　　　　就在此处弯船。
船夫　　　（白）　　　　　是。
莫稽　　　（白）　　　　　啊夫人，你我上得舟来，好一派江景，何不畅饮几杯。
金玉奴　　（白）　　　　　妾身奉陪。
莫稽　　　（白）　　　　　来！
金松　　　（白）　　　　　叫谁呐？
（金松惊讶。）
莫稽　　　（白）　　　　　金二！
金松　　　（白）　　　　　怎么着，这是叫我呐！我改了金二啦！好！
（金松气愤委屈。）
莫稽　　　（白）　　　　　看酒。
金松　　　（白）　　　　　嗻。
（金松摆酒，斟酒，金玉奴不安起立。）
莫稽　　　（白）　　　　　夫人请。
金玉奴　　（白）　　　　　官人请。
莫稽　　　（西皮原板）　　果然是大运来一帆风顺，
　　　　　　　　　　　　　登龙门再举步直上青云。
金玉奴　　（西皮原板）　　霎时间孤雁飞西山日隐，
　　　　　　　　　　　　　叹人生起与落转眼如云。
莫稽　　　（白）　　　　　啊夫人，看天色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金玉奴　　（白）　　　　　老爷，你也睡吧。
莫稽　　　（白）　　　　　夫人，再饮几杯。
金玉奴　　（白）　　　　　我醉了。
莫稽　　　（白）　　　　　来。
金松　　　（白）　　　　　又叫谁呐？
莫稽　　　（白）　　　　　金二！
金松　　　（白）　　　　　嗻。
莫稽　　　（白）　　　　　将残酒拿到船头去用。
金松　　　（白）　　　　　是。
（金松不愉快地向舱外走去。）
莫稽　　　（白）　　　　　转来！
（金松停步。）
莫稽　　　（白）　　　　　吃酒自管吃酒，酒后不可胡言乱语！金二吃酒去吧。
（莫稽看金玉奴倚桌而眠。）
莫稽　　　（白）　　　　　夫人，你我安歇了吧。
（金松出舱自饮。）
金松　　　（白）　　　　　好，我改了金二啦，金二就金二。
（莫稽在舱门偷听。）
金松　　　（白）　　　　　你忘了倒卧在我们家门口，要不是我们爷儿俩用豆汁搭救你，你还能有今天吗？
　　　　　　　　　　　　　好容易盼你做了官啦，我又成了金二啦。你忘了我是你的老丈人，好哇！到
　　　　　　　　　　　　　了任所，待我好便罢，待我不好哇！我当着你的年兄年弟叫你给我吐豆汁儿！
（金松醉睡船头。莫稽吃惊。）
莫稽　　　（白）　　　　　哎呀且住！适才听丐头之言，倒把我提醒，此番到得任所，以往之事若被他人
　　　　　　　　　　　　　所知，岂不被人耻笑，有碍前程……唉，想当初就是冻饿而死，决不该与丐头
　　　　　　　　　　　　　结亲！这……这便怎么处？
（莫稽沉思，走向船头，低头见水，动念。）
莫稽　　　（白）　　　　　有了，我不免趁此江水急流，将她推入江中！
（金松说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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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松　　　（白）　　　　　好良心！
莫稽　　　（白）　　　　　那时我再将金二揈下船去，以绝后患，我就是这个主意啊！夫……
（莫稽向金玉奴，以手挡口。）
莫稽　　　（白）　　　　　荒唐，荒唐！使不得。此时天色尚早，金二来曾睡熟，谅他也逃不出我的掌握
　　　　　　　　　　　　　之中，又何必心急呀！待我假寐片时，再将她推入江中也还不迟，就是这个主
　　　　　　　　　　　　　意。
（莫稽伏桌睡。）
金玉奴　　（二黄导板）　　对岳父呼金二令人可恨！
　　　　　（二黄垛板）　　他将得中脸飞霜实难忍耐他盛气凌人。
（金玉奴出舱。）
金玉奴　　（二黄原板）　　出舱去见爹爹船头睡稳，
　　　　　　　　　　　　　孤零丁无遮盖冷露难禁。
（金玉奴脱衣遮在金松身上。）
金玉奴　　（二黄原板）　　酒醉后呼唤他鼾睡不醒，
　　　　　（哭头）　　　　爹爹！苦命的爹爹呀！
　　　　　（二黄原板）　　水连天天连水哭诉无门。
　　　　　　　　　　　　　转柔肠回舱去我暂把气忍，
（莫稽在舱内窥伺金玉奴。）
金玉奴　　（二黄原板）　　到任所再看他……
（金玉奴进舱与莫稽对脸。）
莫稽　　　（白）　　　　　啊夫人！
金玉奴　　（二黄散板）　　月色光明。
　　　　　（白）　　　　　好明亮的月色呀！
（金玉奴回身指月。）
莫稽　　　（白）　　　　　不想夫人有此雅兴，外面风狂浪大，不要伤了你的玉体呀。
金玉奴　　（白）　　　　　如此，你我回舱去吧。
莫稽　　　（白）　　　　　想这皓月当空，银波似镜，玩赏片时倒也有趣。
金玉奴　　（白）　　　　　陪伴老爷就是。
（莫稽拥金玉奴至小边，欲推之入江，金玉奴察觉，莫稽假意搀扶。金玉奴疑。）
金玉奴　　（白）　　　　　我们还是回去了吧！
莫稽　　　（白）　　　　　夫人，江天水月煞是好看，你来看那旁有一金色鲤鱼正在那里戏水。
金玉奴　　（白）　　　　　在哪里？
莫稽　　　（白）　　　　　在那里。
（莫稽拥金玉奴至大边，将金玉奴推人江中。）
金玉奴　　（白）　　　　　哎呀爹……
（金玉奴走浮萍步，下。）
莫稽　　　（白）　　　　　哎呀，夫人！夫人！
金松　　　（白）　　　　　什么事呀！姑爷你嚷嚷什么哪？
莫稽　　　（白）　　　　　哎呀，岳父呀！你女儿失足落于长江了。
金松　　　（白）　　　　　快些打捞，快些打捞，哎呀，我的儿呀！
（金松哭。）
金松　　　（西皮散板）　　从小没妈跟爹过，
　　　　　　　　　　　　　不想今天投了河。
　　　　　　　　　　　　　撇下我苦老头子怎么活，
　　　　　　　　　　　　　你我的冤屈跟谁说。
莫稽　　　（白）　　　　　金二，不必哭了，哭也无益，水势甚急，打捞不起，总是她命该如此呀！
金松　　　（白）　　　　　是呀，一个要饭的女儿哪有做官太太的命！你刚一得中，他就失足落水了，这
　　　　　　　　　　　　　够多么巧哇！
莫稽　　　（白）　　　　　她不是失足落水难道是哪个害她不成！她失足也罢，投水也罢，她今一死，衙
　　　　　　　　　　　　　门的规矩你也不懂，不必随往任所了。来来来，现有纹银二十两，拿回家去；
　　　　　　　　　　　　　吃碗安乐茶饭，下船去吧。
（莫稽递银。）
金松　　　（白）　　　　　这是银子！莫稽，我告诉你说，我要不是为我女儿，冲着你我早就走了，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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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我这门亲戚早就喂了狗了，你刚得中之后就跟我摆官架子，我是你的老丈人，
　　　　　　　　　　　　　拿我当你的佣人叫我金二，我全明白你嫌我嘴敞，怕我到了任所给你泄底，
　　　　　　　　　　　　　我趁早躲开你，省得你不放心，不用你揈我，我人穷志气不穷，你给我银子，
　　　　　　　　　　　　　你拿它当银子，我还没看起它，我就拿它当砖头砸你的狗头啵！
（金松掷银打莫稽。）
莫稽　　　（白）　　　　　可恶的东西！揈了下去！
金松　　　（白）　　　　　别揈！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
（金松换旧衣帽，把新衣帽扔地上，下船。）
金松　　　（白）　　　　　这帽子是你的还你，衣裳是你的我也不穿了，都给你。
（金松站岸上。）
金松　　　（白）　　　　　莫稽，你是我的姑爷，叫我骂你什么，我拿石头子砸你，我拿水潦你，我把你
　　　　　　　　　　　　　丧尽天良的王八羔子！
（莫稽遮脸，催舟，下。金松看水。）
金松　　　（白）　　　　　儿呀，你死的太可怜哪。
（金松下。）

【第六场：救玉认女】

（林润、林失人、院公、丫鬟、船夫同上。）
林润　　　（西皮摇板）　　船行江中狂风浪，
林夫人　　（西皮摇板）　　江水连天界渺茫。
林润　　　（西皮摇板）　　吩咐水手拢岸上，
（船夫紧摇船，金玉奴随水声冲上。船夫发现江中有女尸。）
船夫　　　（白）　　　　　江中有一尸首。
林润　　　（西皮摇板）　　速速捞起灌姜汤。
（船夫将金玉奴救上船。丫鬟用碗灌金玉奴。）
丫鬟　　　（白）　　　　　女子醒来。
金玉奴　　（西皮摇板）　　那莫稽揣鬼计把月来赏，
　　　　　　　　　　　　　嫌贫贱下毒手推落长江。
　　　　　　　　　　　　　因何放到一只官船之上，
　　　　　（哭头）　　　　喂呀……爹爹呀……
　　　　　（西皮摇板）　　又只见众使女排列两行。
　　　　　（白）　　　　　哎呀呀，这是什么所在呀？
丫鬟　　　（白）　　　　　这是林大人的官船，将你救上船来，还不向前谢过。
金玉奴　　（白）　　　　　多谢大人、夫人搭救之恩。
林润　　　（白）　　　　　不必拜了。这一女子姓甚名谁，因何落水？
金玉奴　　（白）　　　　　容禀：
　　　　　（西皮二六板）　我名唤金玉奴丐头所养，
　　　　　　　　　　　　　自幼儿守闺阁丧却亲娘。
　　　　　　　　　　　　　有秀士名莫稽饥寒浪荡，
　　　　　　　　　　　　　遵父命奴与他匹配鸾凰。
　　　　　　　　　　　　　今得放德化县上任同住，
　　　　　　　　　　　　　船行在半江中推奴落江。
　　　　　　　　　　　　　若不是林大人救奴船上，
　　　　　（哭头）　　　　哎呀，大人哪！
　　　　　（西皮摇板）　　恨只恨那莫稽他丧尽了天良！
林润　　　（西皮散板）　　闻言不由怒胸膛，
林夫人　　（西皮散板）　　痴心女子负心郎。
林润　　　（白）　　　　　老夫林润，乃是江西巡按，那莫稽官居江西德化县正堂，在老夫属下，我自有
　　　　　　　　　　　　　处治之法。
金玉奴　　（白）　　　　　多谢大人。只是小女落水之时，我爹爹还在他的船上，我死之后，他岂肯容留，
　　　　　　　　　　　　　定要受他之害。小女实不放心，望求大人放小女下船寻找我那爹爹，我父女
　　　　　　　　　　　　　二人见面也好回家度日，侍奉我那苦命的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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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润　　　（白）　　　　　如此家院进来。
院公　　　（白）　　　　　是。
林润　　　（白）　　　　　命你沿江寻找金松老丈，不得有误。
院公　　　（白）　　　　　是。搭了扶手。
（院公下。）
林夫人　　（白）　　　　　哎呀，老爷呀！世界之上竟有如此丧心病狂、人面兽心、恩将仇报之人！老身
　　　　　　　　　　　　　闻听也难容忍，到得任所，我定要将他唤进衙来，大大教训他一番，与玉奴出
　　　　　　　　　　　　　出气，然后使你夫妻重圆，他若不允，自有老身作主。
金玉奴　　（白）　　　　　多谢夫人好意。只因莫稽他做官之后，嫌我出身贫贱，才将我推入江中，如此
　　　　　　　　　　　　　怎能再与他重圆？只求大人与小女申冤报仇。
林润　　　（白）　　　　　噢！夫人，那莫稽嫌她出身微贱……
林夫人　　（白）　　　　　老爷，我有意……
林润　　　（白）　　　　　你不消说了。
　　　　　　　　　　　　　啊，金玉奴，老夫有意收你以为螟蛉义女，为你报仇雪恨，你意下如何？
金玉奴　　（白）　　　　　大人若不嫌，我情愿终身不嫁，侍奉二老爹娘。请上受孩儿大礼参拜。
（金玉奴拜。）
林润、
林夫人　　（同白）　　　　身受了。
　　　　　　　　　　　　　啊丫鬟，扶侍小姐后舱更衣去吧。
金玉奴　　（西皮散板）　　心悬挂老爹爹时刻难忘，
　　　　　　　　　　　　　我只得到后舱重整容装。
（金玉奴、丫鬟同下。）
林润　　　（白）　　　　　船家，家院回来，速报我知。
林夫人　　（白）　　　　　老爷，女儿受了这样冤枉，你是怎样与她做主呢？
林润　　　（白）　　　　　我自有妙计，到了任所你自然知道哇。夫人请。
林夫人　　（白）　　　　　老爷请啊。
（众人同下。）

【第七场：沿江寻松】

院公　　　（内西皮导板）　奉主命急忙忙沿江寻找，
（院公上。）
院公　　　（西皮摇板）　　走一程又一程路过千条。
　　　　　　　　　　　　　只知道他姓名不详面貌，
　　　　　　　　　　　　　才东张又西望好不心焦。
　　　　　（白）　　　　　我家林大人在江中救了落水的女子，只知道她父名唤金松，随在德化县的官船，
　　　　　　　　　　　　　是否被迫流落沿江。尚不可知。是我沿岸行来，不见德化县的官船，况且与
　　　　　　　　　　　　　那金松并不曾见过一面，叫我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噢，那旁有人来了。
金松　　　（内白）　　　　老爷太太们哪！
（金松上。）
金松　　　（数板）　　　　恼恨莫稽太不良，黉门秀士赛过豺狼，他狗运亨通把德化县放，忘了我家把豆
　　　　　　　　　　　　　汁尝。真是官大脾气长。嘿儿呼的竟装样，骨肉之亲全不讲，比作奴婢并不强。
　　　　　　　　　　　　　夜晚三更无人后，他说我女儿落长江，真假虚实难猜想，报仇雪恨还得细思
　　　　　　　　　　　　　量。他给我纹银二十两，我不能吃他的瞪眼粮。孤身一人无处往，只得长街唤
　　　　　　　　　　　　　爷娘。
　　　　　（白）　　　　　修好的老爷太太们哪！
（金松走圆场。）
院公　　　（数板）　　　　大人命我长街往，寻找金松到沿江，有名有姓没见过面，不知谁是金老丈，那
　　　　　　　　　　　　　旁望见一乞丐吹胡子瞪眼带嚷嚷，逢人便问来寻访，是疯是傻再端详。
（院公随金松走圆场，金松转身相撞，院公跌坐，手指金松。）
院公　　　（白）　　　　　你这人脚步无根，在路上行走碰撞于我，真真岂有此理。
金松　　　（白）　　　　　嗐，你瞧人要是倒楣，什么事都遇得见。你撞了人反倒说人家撞了你，告诉你，
　　　　　　　　　　　　　我金松虽然穷，可是不受人家欺负，你这样不通情理我就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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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　　　（白）　　　　　唔，你就是金松老太爷么？
（院公向金松作揖。）
金松　　　（白）　　　　　得了得了，人受一句话，佛受一炷香。你既给我赔礼，我也不怪你，你走你的
　　　　　　　　　　　　　道儿，我要我的饭。
（金松转身走。）
院公　　　（白）　　　　　老丈请转，你可是金松老丈啊？
金松　　　（白）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叫金松。
院公　　　（白）　　　　　我家大人命我寻找于你。
金松　　　（白）　　　　　好哇，我女儿是让他害了，连我也不饶，又想害我是怎么着。
院公　　　（白）　　　　　你女儿已然打捞活命了哇。
金松　　　（白）　　　　　他哪有那份良心哪。
院公　　　（白）　　　　　我家林大人将她搭救，你这是怎样讲话呀！
金松　　　（白）　　　　　什么大人？
院公　　　（白）　　　　　江西巡按林大人搭救了落水女子金玉奴。
金松　　　（白）　　　　　嗐，你说的不明白，我听的更糊涂，我以为是莫稽那小子派人来找我呐，真真
　　　　　　　　　　　　　把我气糊涂了。救活了是真的吗？
院公　　　（白）　　　　　哪个骗你不成。
金松　　　（白）　　　　　不该死总有救，人作好事总有好报。您就赶快带我去看看我的女儿，给大人磕
　　　　　　　　　　　　　头叩谢吧。走，走，走！
院公　　　（白）　　　　　走走走。
（金松、院公同下。）

【第八场：试稽提亲】

（四军士、中军、林润同上。）
林润　　　（引子）　　　　巡按江西，勘民情，察吏采风。
　　　　　（念）　　　　　少年科第老驰名，曾捧册章入朝门。如今年迈来中正，一片丹心保朝廷。
　　　　　（白）　　　　　老夫林润。到了任所，为了义女之事费尽心机。
　　　　　　　　　　　　　中军，传话下去，文武百宫免参免见，单传南昌、德化二县进见。
中军　　　（白）　　　　　下面听者！大人有命：文武百官免参免见，单传南昌、德化二县进见。
（甄一臣、莫稽同上。）
甄一臣　　（念）　　　　　十载寒窗苦，
莫稽　　　（念）　　　　　得意上青云。
甄一臣、
莫稽　　　（同白）　　　　报，（南昌）（德化）县知县（甄一臣）（莫稽）告进。卑职等参见大人。
林润　　　（白）　　　　　哪位是莫稽莫贤契？
莫稽　　　（白）　　　　　卑职德化县知县莫稽。
林润　　　（白）　　　　　哦呼呀，莫贤契，我来问你，此番上任可曾携眷否？
莫稽　　　（白）　　　　　这……也曾携眷，唉，不幸糟糠失足落于长江了。
林润　　　（白）　　　　　哦，失足落于长江了，哈……
　　　　　　　　　　　　　转堂。
（〖吹打〗。转堂。四军士、中军同下。）
林润　　　（白）　　　　　二位贤契请坐。
甄一臣、
莫稽　　　（同白）　　　　大人在此，哪有卑职等座位。
林润　　　（白）　　　　　有话叙谈，焉有不坐之理。
甄一臣、
莫稽　　　（同白）　　　　卑职告坐。
林润　　　（白）　　　　　方才贤契言道，宝眷失足落于长江，老夫有一言，只是难于启齿。
莫稽　　　（白）　　　　　大人有何金言，当面吩咐吧。
林润　　　（白）　　　　　甄贤契！
（林润以目示意。甄一臣会意，暗示莫稽。）
甄一臣　　（白）　　　　　啊，年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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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稽随甄一臣同至台口。）
甄一臣　　（白）　　　　　林大人之意你晓得么？
莫稽　　　（白）　　　　　莫非怪罪于我。
甄一臣　　（白）　　　　　非也，恭喜年兄，贺喜年兄，大人有一女儿，生得人才出众，四德俱全，有意
　　　　　　　　　　　　　许配于你，不知年兄意下如何？
（莫稽喜极欲狂。）
莫稽　　　（白）　　　　　哎呀呀，有这样事！
甄一臣　　（白）　　　　　还不向前拜过。
莫稽　　　（白）　　　　　岳父大人请上，小婿大礼参拜。
林润　　　（白）　　　　　哈……贤婿请起请期，小女自幼娇养惯了，性情不好，洞房之内若有不到之处，
　　　　　　　　　　　　　贤契要担待一二呀。
莫稽　　　（白）　　　　　承蒙岳父雅爱，小姐纵有不到之处，小婿理当容让。
林润　　　（白）　　　　　就请贤婿在这按院衙门居住，择日与你们完成花烛，随我来呀！哈……
甄一臣、
莫稽　　　（同白）　　　　大人请。
（众人同下。）

【第九场：洞房棒打】

金玉奴　　（内二黄导板）　林大人暗地里巧计设定，
（〖长锤〗。四丫鬟引金玉奴同上。）
金玉奴　　（二黄原板）　　嘱咐我洞房中鸾凤和鸣。
　　　　　　　　　　　　　他本是无义人天良丧尽，
　　　　　　　　　　　　　我焉能俯首听命、飞蛾投火、自烧自身。
　　　　　　　　　　　　　丫鬟们准备下无情棒棍，
　　　　　　　　　　　　　等到来着实打不可留情。
（莫稽上。）
莫稽　　　（笑）　　　　　哈哈哈！
　　　　　（西皮摇板）　　既跃鲤又乘龙摇摆而进，
　　　　　　　　　　　　　这新娘一定是富丽绝伦！
（丫鬟持木棒打莫稽。）
丫鬟　　　（白）　　　　　打打打！
莫稽　　　（白）　　　　　我乃按台娇客，快快住手！
丫鬟　　　（白）　　　　　娇客是不是姑老爷呢，我们这儿有个乡风，姑老爷未入洞房之前，先打四十木
　　　　　　　　　　　　　棒。
莫稽　　　（白）　　　　　若是不打呢？
丫鬟　　　（白）　　　　　不打就不能入洞房。
莫稽　　　（白）　　　　　好难入的洞房啊。
丫鬟　　　（白）　　　　　着打吧。
（丫鬟打。）
莫稽　　　（白）　　　　　哎哟，哎哟，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金玉奴　　（白）　　　　　丫鬟，不要打他，叫他低头而进。
丫鬟　　　（白）　　　　　小姐说了，不打你了，叫你低头进去。
莫稽　　　（白）　　　　　噢，我进来了。
金玉奴　　（白）　　　　　丫鬟，叫他面朝外跪。
丫鬟　　　（白）　　　　　我们小姐说了，叫你脸朝外跪。
莫稽　　　（白）　　　　　怎么，还要跪下？哎呀呀，倒是大家之女，有这样大的规矩，我跪下了。
金玉奴　　（白）　　　　　下跪可是莫稽吗？
莫稽　　　（白）　　　　　正是下官。
金玉奴　　（白）　　　　　我来问你，家中可有妻室？
莫稽　　　（白）　　　　　唔，有的……
金玉奴　　（白）　　　　　既有妻室为何不将她带来任所？如此说来，我岂不做了你的二房了么？
莫稽　　　（白）　　　　　不不不，小姐乃是名门之女，焉能叫你做二房！小姐不必担忧，是我得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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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妻金玉奴她随同上任。船行半江之中我将——
金玉奴　　（白）　　　　　将她怎么样啊？
莫稽　　　（白）　　　　　我将将得中，她就失足落水了。
金玉奴　　（白）　　　　　听你说来金玉奴倒也可怜，怎么你刚刚得中她就失足落水了呢？
莫稽　　　（白）　　　　　那金玉奴出身微贱，命小福薄，怎能比得小姐的福大造化大呀！
金玉奴　　（白）　　　　　倘若我父丢官罢职一朝势败，那时你怎样看待于我？
莫稽　　　（白）　　　　　夫妻百年相好，共苦同甘，小姐何必多疑呀。
金玉奴　　（白）　　　　　如此说来，你倒是个有良心的人啦！
莫稽　　　（白）　　　　　大大的有良心。
金玉奴　　（白）　　　　　你说了许多甜言蜜语，十分顺耳，可是你进得洞房还没有看见新娘子我的长相
　　　　　　　　　　　　　如何呢？你回过头来看看我是谁！
莫稽　　　（白）　　　　　是呀，我进得洞房，将我打的乱七八糟，我倒要看看林家的小姐。
（莫稽回头看，金玉奴打莫稽一掌。）
莫稽　　　（白）　　　　　哎呀，打鬼，打鬼！
金玉奴　　（白）　　　　　你看看这洞房之中，谁是人，谁又是鬼哪！
（莫稽会意。）
莫稽　　　（白）　　　　　哎呀，悔之不及了！
　　　　　（西皮摇板）　　悔只悔前番错悔之不尽，
　　　　　　　　　　　　　望夫人饶恕我以往之情。
（金玉奴打莫稽嘴巴。）
金玉奴　　（白）　　　　　唗！
　　　　　（西皮摇板）　　你这等甜言蜜语谁相信，
　　　　　　　　　　　　　奴不是马前泼水哀求买臣下贱之人。
莫稽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往事如云休怀恨！
　　　　　　　　　　　　　为顾这小前程跪倒埃尘。
（金松上。）
金松　　　（西皮摇板）　　适才间林大人对我言论，
　　　　　　　　　　　　　到洞房看一看无义之人。
　　　　　（白）　　　　　好狗不挡道，挡道没好狗，你是哪条狗！
莫稽　　　（白）　　　　　啊岳父！
金松　　　（白）　　　　　你认错了人啦吧，进士公、县太爷，你再细瞧瞧，我是金二。
莫稽　　　（白）　　　　　不必再提了。
金松　　　（白）　　　　　莫稽，你好狠的心呐！
　　　　　（西皮散板）　　狗肺狼心真可恨，
　　　　　　　　　　　　　眼中哪有这门亲。
　　　　　　　　　　　　　今日里管教你认我一认，
（金松打莫稽。莫稽躲避，林润、林夫人、甄一臣同上，莫稽惧怕，跪。）
林润　　　（西皮散板）　　洞房中明是非再作调人。
（甄一臣面向莫稽。）
甄一臣　　（白）　　　　　啊，年兄。
（莫稽以袖掩面。）
莫稽　　　（白）　　　　　哎！
甄一臣　　（白）　　　　　此事前因后果，愚弟实在不知，贸然作媒，还望多多原谅。
莫稽　　　（白）　　　　　咳，悔之不及了！年兄与我讲个人情吧。
（甄一臣指莫稽。）
甄一臣　　（白）　　　　　斯文败类！
（甄一臣向金玉奴。）
甄一臣　　（白）　　　　　小姐，打也打了，你就认下了吧。
金玉奴　　（白）　　　　　甄大人，你如今看他可怜么？
　　　　　　　　　　　　　莫稽呀！我把你这狠心的狼崽子！想当初你不得第之时，沿街叫化，身上无衣，
　　　　　　　　　　　　　肚内无食，天降大雪，冻饿我家门首，若不亏我父女一碗豆汁救你活命，你
　　　　　　　　　　　　　险些做了饿殍。我父女看你人品出众，又念你是本城的秀才，我父才将我许配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3111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金玉奴》 24

　　　　　　　　　　　　　于你。自招赘之后，夫妻是何等的恩爱，时值大比之年，我父女劝你上京赶考，
　　　　　　　　　　　　　可怜我爹爹跋山涉水沿途叫化，才助你一举成名。今放德化县知县，夫妻上
　　　　　　　　　　　　　任同往，船行半江之中，你嫌我是丐头之女，又怕到了任所被你那年兄、年弟
　　　　　　　　　　　　　同僚们耻笑，你起了歹意，假作赏月，将我推入了江心害我一死哪。
（金玉奴哭。）
金玉奴　　（白）　　　　　多亏义父林大人救我活命，今日洞房设计重圆，乃是义父好意。薄情郎！薄情
　　　　　　　　　　　　　郎！我把你这狠心的狼崽子，我看你拿何言答对？
莫稽　　　（白）　　　　　这……
金玉奴　　（白）　　　　　啊义父，似他这样见利忘义的小人，衣冠之中的禽兽！女儿我怎能与他破镜重
　　　　　　　　　　　　　圆。再重作夫妻。
莫稽　　　（白）　　　　　岳父，玉奴既为大人义女，下官何敢再有异心。
（莫稽连连叩头。）
莫稽　　　（白）　　　　　还望大人成全。
林夫人　　（白）　　　　　女儿，你看他跪求倒也可怜，你就认下他吧。
（莫稽对金玉奴。）
莫稽　　　（白）　　　　　小姐，你我是结发夫妻，难以割舍呀。
（金玉奴打莫稽嘴巴。）
莫稽　　　（白）　　　　　义父，您说他跪的是哪一个？
林润　　　（白）　　　　　自然跟的是你呀。
金玉奴　　（白）　　　　　哎，他跪的是林小姐，为的是夤缘富贵！义父，您看他怕的是哪一个？
林润　　　（白）　　　　　自然怕的也是你呀。
金玉奴　　（白）　　　　　嗳！他怕的是林大人，为的是附凤攀龙。对女儿哪有愧悔之心，女儿岂肯再与
　　　　　　　　　　　　　虎同眠，难道您就不顾女儿性命了么？
林润　　　（白）　　　　　这……
林夫人　　（白）　　　　　谅他不敢，快入洞房去吧。
（金玉奴摇头叹气。）
金玉奴　　（二黄原板）　　非是女儿不从命，
　　　　　　　　　　　　　他人反脸便无情。
　　　　　　　　　　　　　莫稽豺狼是天性，
　　　　　　　　　　　　　杀身之仇难忘情。
林夫人　　（白）　　　　　话虽如此，想这一女不能二嫁，况且是夫荣妻贵，看在今日的荣华你就忍耐了
　　　　　　　　　　　　　吧。
金玉奴　　（白）　　　　　义母啊！
　　　　　（二黄原板）　　穷人自有穷根本，
　　　　　　　　　　　　　又道是人贫志不贪。
　　　　　　　　　　　　　一朝贵贱难等论，
　　　　　　　　　　　　　也不知他何年何月再送儿的残生。
　　　　　　　　　　　　　我若是将他推江死，
　　　　　　　　　　　　　落得个谋害亲夫万剐凌迟大大的罪名。
　　　　　　　　　　　　　爹娘救得儿性命，
　　　　　　　　　　　　　难防他阴毒……
林润　　　（白）　　　　　摘去他的纱帽！
（众人同脱莫稽纱帽。）
金玉奴　　（二黄散板）　　狠辣……
林润　　　（白）　　　　　剥去他的官衣！
（众人同脱莫稽官衣。）
金玉奴　　（二黄散板）　　他、他是个兽心的人。
（林润向莫稽。）
林润　　　（白）　　　　　唗！我女儿若是将你推入江心，岂不落个谋害亲夫的凌迟重罪，似你这样为官，
　　　　　　　　　　　　　焉能一心秉正安良除暴，回衙听参！
莫稽　　　（白）　　　　　年兄与我求求情吧！
（莫稽叩求。）
甄一臣　　（白）　　　　　自作自受，爱莫能助啊！告辞。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3111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金玉奴》 25

（甄一臣下。）
莫稽　　　（白）　　　　　嗳呀！岳父哇！你是善良之人，还是你救我一救吧！
金松　　　（白）　　　　　别不要脸啦，你喝豆汁去吧！
（莫稽双手抱肩狼狈而下。）
金玉奴　　（西皮散板）　　多谢义父、义母与我报仇雪恨，
　　　　　　　　　　　　　回家去做针黹勤操劳侍奉爹尊。
（金玉奴叩头。）
林夫人　　（白）　　　　　女儿你就狠心把我二老撇弃了么？
林润　　　（白）　　　　　慢来慢来，莫稽既然参办，你的冤仇得报，你父女就随老夫身旁，也好作个将
　　　　　　　　　　　　　来的见证，后堂歇息便了。
金玉奴　　（白）　　　　　多谢义父、义母。
金松　　　（白）　　　　　多谢大人。
林润、
林夫人　　（同白）　　　　来呀，后堂来吧！
（众人同下。）
（完）

——————————
⑴此场如因时间不足，可以略去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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